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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发生了 8.0 级大地震，波及地区之广破坏性之大世界

罕见，全国多个省份均有震感，其中四川、甘肃、陕西三省受损情况最严重。截

至 6月 23 日 12 时，汶川大地震共造成全国 69181 人遇难，374171 人受伤，18498

人失踪。另外，各地的文物和文化遗产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北川等地的

少数民族聚居区受灾情况严重，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灭顶之灾，濒临危境。救援工

作在持续了一月之后告一段落，汶川等地的抗震救灾工作重点进入灾民安置和灾

区重建阶段。如何在灾后重建中保护重建受损的民族文化值得探讨。 

一、5.12 地震重灾区民族文化概况 

1 民族概况 

此次地震的重灾区主要有四川省成都市及其辖属的都江堰市、彭州市；广元

市辖属青川县；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汶川县以及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这片

区域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交汇聚居地带，内有藏、羌、回、蒙、朝鲜、东乡等众多

少数民族，其中以羌族和藏族为主。 

北川县是 2003 年批准成立的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位于四川省北部，近

3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 15.8 万人，其中羌族、藏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人

口就有 8万，占总人口的 50%。汶川县也是羌、藏、回、汉各民族交汇融和的地

带，有羌族 35535 人，占 34%；藏族 19743 人，占 18.6%；回族 1377 人，占 1.3%；

汉族 48975 人，占 46%，是全国 4个羌族聚居地之一。青川县位于四川省北部，

与陕西、甘肃接壤，素被称为“金三角”，3271 平方公里的辖域面积，总人口 25

万，共有九个少数民族，藏、满、蒙、苗、壮、东乡、朝鲜、土家族为少数，主

要以回族居多。 



 2

2 民族文化受损情况 

少数民族人民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孕育了神奇瑰丽的民族文化。国

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表示，文化遗产在地震灾区当地特密集，仅成都、绵阳、阿

坝、德阳四个地区的 39 个县、市，就有 1处世界文化遗产、49 处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还有大量藏羌碉楼，已被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各级文

物保护单位共 958 处。 

以羌族为例，不但有许多富有特色的物质文化，如羌族雕镂、羌族村寨、羌

族民族刺绣等，北川羌族自治县还是古代治水英雄大禹的故乡，大禹遗存丰富、

禹文化独特神奇，另外羌族历史、羌族民间歌舞以及羌族的宗教信仰文化、生活

习俗、社会氛围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奇葩。 

而在地震中，北川羌族自治县内羌族人死亡失踪人口达 19000 多人，占总人

口的五分之一，97%以上的羌族民居倒塌。地震让羌族人失去的不只是家园和亲

人，北川县民俗博物馆的上万件文物实物，其中多件“国宝级”文物都葬身废墟

之下，损失的还有馆内的羌族出版物，搜集整理的羌族文学、音乐、舞蹈等文字、

图片、音像等众多资料。非物质文化方面的专家和传人损失也很大。北川文化馆、

北川羌族研究所的民间老艺人 80%都不幸遇难，其中包括民族舞蹈家、音乐家、

民俗研究专家。许多储存在电脑里的资料、研究成果，也被地震毁掉了。而截至

6月 19 日，汶川县 15938 人遇难，而汶川受灾最严重的莫过于震中映秀镇，几

乎被夷为平地，而映秀镇恰恰是汶川县内少数民族聚居区。 

大量的受灾民众需要被安置，受灾群众需要重建家园，在这过程中民族文化

的保护和重建显得尤为重要。国家领导人已经在新闻发布会中强调要在重建中尽

力保护民族文化；四川省文化厅已于 6月 3日出台《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初步重

建方案》，确保民族文化在重建中得以保护；全国文联等民间组织也纷纷倡议保

护民族物质文化和非物质遗产。 

二、灾后重建中的民族文化保护内容 

文化是一定地域内的社会成员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为其社会成

员所共享的一套符号体系，它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既包括满足生产生活的特定的

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包括当地的语言与符号文化，也包括为其社会成员认同共

享的行为规范、道德观念乃至精神信仰等。文化具有创造性，为一个民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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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的成员共享，但与其它文化相比较，又具有特殊性。文化能够维护社会秩序，

促进社会的整合。然而，一定的文化总有一定的生命周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

们的生产生活环境发生改变，人们的审美与艺术表现方式也会发生改变，因此许

多少数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岌岌可危，地震的损害无疑是雪上加

霜。但是任何一种文化，不论它的影响力大小都是历史的表达，是社会发展的见

证，是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特定人群共同价值的表达，我们理应保护它。灾后重建

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物质文化。主要是指少数民族特有的生产生活用具及其它一系列与生

活、生产紧密相关的物质建构。如羌族社会的建筑、雕楼、石筑村寨，羌族、藏

族妇女的服饰等等，展现出了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然而物质文化是最易被地震损

坏的，如何修复或重建受损或毁坏的物质遗产是灾后民族文化保护的首要内容。

如汶川地区的西羌第一村、姜维城古文化遗址、萝卜寨民俗村等依托民族文化形

成的景观的修复和重建工作。 

第二，社群文化。即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用于约束社会交

往与互动的道德观念、社会行为规范及典章制度等。地震中大量的少数民族民众

受伤遇难，社会关系不再完整，如何在零散的幸存者之间保存延续原有的社会关

系、重建社会资本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社会关系是社会成员互动交往的总和，一

旦社会成员大量缺失，社会关系的存续便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何况社会关系

直接关系着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第三，精神文化。为了表达感情并以此来安慰、平定和弥补我们自己的感情，

人们又创造了精神文化或表述文化，包括文学、艺术、音乐、宗教等。我们都知

道，羌族人认为“白石莹莹象征神”，是一种白石崇拜；另外，藏族、羌族、回

族等各富特色的民族艺术以及一些没有文字记载单凭世代相传的古老的祭祀礼

仪、民歌，甚至这些拥有技艺的文化传承人的保护都非常重要。 

三、灾后重建中的民族文化保护应坚持的原则 

1 整体性。灾后有大量的灾民需要安置，安置工作必须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

因素，既有可能选择原地重建、就近迁移，也有可能选择异地安置。不论是哪种

安置方式都应充分考虑民族文化的整体不可分割性，要将承载这些文明的民众整

体迁移整体安置，尽最大可能保持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确保民族文化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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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社群文化和精神文化得以完整保存。一旦原来承载文化的社会关系被打破，

单纯依靠文化自身的愈合力实现文化的重新繁荣相当困难，何况少数民族文化在

某种意义上本身就是一种亚文化，其适合的文化生态本来就不够肥沃。同时，物

质文化、社群文化和精神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也是不可分割的，在重建中要注意避

免文化自身内部的割裂。 

2 连续性。适当建立一系列机制，如可以创新民族文化教育，通过将民族文

化引进课堂等方式扩大民族文化的影响力拓宽民族文化繁衍的渠道；利用科学技

术延长文化的生命力，可以建立民族文化数据库，丰富文化的承载者，不仅仅局

限于民间艺人等传承人。 

3 特殊性。少数民族文化不同于主流社会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的性质。应充

分尊重其特殊性、重要性，对其的保护应采取特有的方式。应充分考虑少数民族

民众的意愿、参考民众的建议，本着特殊对象特殊对待特殊事情特殊处理的原则。  

四、灾后重建中民族文化保护的措施 

首先，与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特殊性有关，国家在灾后重建工作中也应有所

偏重，例如成立专项资金、建立专门机构由专门人员负责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开

展。要在科学考察、长远规划、整体布局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群众的建议

意见，与对口支援省份、地市协调共同开展工作。 

其次，如果需要迁移安置，第一，应尽量选择与原居地在自然环境、地理地

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域。任何文化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产生，与

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的，并且临近的区域总是在语言、文化、习俗乃至

信仰方面存在一些相通之处。况且，四川北部与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接壤的一

带自古以来就是羌、藏等少数民族活动的区域，并且目前仍是少数民族聚居带，

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文化氛围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就近、相似、整体迁移比

较符合保护民族文化的现实性要求。也可以避免出现少数民族亚文化与主流文化

冲突或是主流文化将少数民族在短时间内同化的现象。第二，整体迁移确保民族

文化载体完整。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比较少，地震中又有大批民众遇难，少数民族

文化的载体变得支离破碎，零零散散。如果在迁移或重建中将剩余的民众分散安

置，必将导致文化的载体和传承人被迫分散，少数民族文化很快将会淹没在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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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直至被完全吞噬。因此，整体迁移至关重要，它能够最大限度的保全社会

关系的整体性，给民族文化的再生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另外，在重建安置工作中还应注意一些地震引发的现象，或许会影响文化的

传承和延续。大量“孤老”的出现是这次地震的特有的一个现象，因为此次地震

中大量校舍教学楼倒塌，许许多多孩子被压在废墟之下失去生命。因此，许多父

母可能在短时间内难以走出失去孩子的悲痛。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孩子无疑是

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基本，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孤老”

们可以再生一个孩子，制定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孤老”收养“孤儿”，组建新家

庭。地震还摧毁了大量的家庭，夫妻一方遇难，另一方幸存，出现了大批残缺家

庭。家庭是一个社会的细胞，是一个社会得以维系的最基本社会单位，如何使小

的家庭恢复元气，单靠社会成员自身的力量似乎有些微不足道，这就需要国家、

社会的普遍关注。就像当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妇联、工会等社团组织纷纷参与到

重新构建小家庭的工作当中。从而确保社会这个大家庭的平稳发展，这样，民族

文化才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第四，国家、政府、社会纷纷参与到重建工作中，明确重建工作的主体显得

至关重要。政府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做好宏观引导和决策，协调社会其他成员

或组织的活动。更重要的是放手让少数民族民众自力更生，在选中的地域从事生

产活动、发展经济、重建社区、复苏社会关系、复苏民族文化。国家和政府要把

握好在重建工作中的角色，做好宏观引导与整体决策。民族社会成员是重建的主

体，同时，也只有当地民众才对生与斯长与斯的家乡有切身的体会和深入的了解，

成员之间的同质性较高，处于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关系状况中，分享共同

的社会氛围、社会文化、精神信仰等，他们之间更容易实现达成一致意见，能更

为有效的沟通合作，保证重建工作的有效性。 


